
当今琐罗亚斯德教徒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是
火庙，而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在不同历史时
期该教庙宇至少有神庙与火庙两种， 与之同源的
中亚祆教发展出偶像崇拜与圣火祭祀相混合的祆
庙。 中古时期入华的祆教乃以中亚粟特人为主要
信仰载体，由于文献记载缺略，且并无确认的考古

资料以资证明， 人们对入华祆教的宗教活动缺乏
全面系统的了解，特别是有关祆庙祭祀的情形，所
知不多。 所幸敦煌文书保存了几则有关祆庙的记
录，虽然片言只语，但对了解这一中古外来宗教的
在华活动不无裨益。本文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
文书记载的敦煌祆庙，尤其是与波斯本教、中亚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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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祆教起源于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主要由粟特人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敦煌文书中不乏祆教尤其是祆庙的

记载。 从建筑形制上来讲，敦煌祆庙呈现出古波斯宗教建筑的特征，中央为四柱方形内殿，四周绕以柱廊；庙中既祭拜神

像，又有圣火崇拜的痕迹，考虑到中亚祆教与波斯本教的关系，敦煌祆庙应同时继承了中亚和波斯两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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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Zoroastrian Temple at Du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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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Xian Religion originated from the Zoroastrianism of ancient Persia, which was intro-
duced to the Central Plains of China by the Sogdinans travelling along the Silk Road.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Dunhuang, the Zoroastrian temples in Dunhuang show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cient Iranian reli-
gious architecture,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 of which is a four-pillared square hall surrounded by colonnades
on four sides. The iconography and fire worship reported to have appeared in the temples was clearly inherited
from the traditions of both ancient Persian and Sogdian Zoroastr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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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祆庙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祈请方家指正。

一 古波斯的神庙与火庙

有关古波斯的宗教祭祀，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
腊作家希罗多德 （Herodotus， 公元前 484—425
年）曾有记录：

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 我所知
道的是这样。他们不供养神像，不修建神
殿，不设立祭坛，他们认为搞这些名堂的
人是愚蠢的。 我想这是由于他们和希腊
人不同，他们不相信神和人是一样的。然
而他们的习惯是到最高的山峰上去，在
那里向宙斯奉献牺牲， 因为他们是把整
个穹苍称为宙斯的。 ［1，2］

这段记载表明古波斯人并不建造专门庙宇，
而是在山顶上向日月、大地、水火等献祭，其它古
希腊文献中不乏此类记载［3］。 从公元前 5 世纪末
开始，随着偶像崇拜的流行，伊朗出现专门的神庙
了。 大流士二世（DariusⅡ，前 423—404 年在位）
统治时期至少有两座祭祀阿娜希塔 （Anāhiti）的
神庙 。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 （ArtaxerxesⅡ，前
404—358 年）也为供奉阿娜希塔建造神庙，其继
任时的加冕仪式就是在阿娜希塔庙举行的。 大流
士另一子小居鲁士也建造了祭祀蒂安娜（Diana）
的圣庙［4］。

公元前 330年亚历山大东征带来的希腊化影
响，导致琐罗亚斯德教徒圣像崇拜日益突出；但与
此同时， 一些教徒坚持认为圣火才是与神沟通的
唯一手段，主张在庙里供奉圣火。此时的古波斯大
地，神庙与火庙共存。 1923年，德国考古工作者在
波斯古城波斯波利斯发掘了著名的 “总督庙”
（Frataraka Temple）遗址，于中发现一男一女两
尊雕像，男子手持巴萨姆枝（barsom）。该遗址西面
建筑为主体，风格属阿契美尼晚期，东部建筑则稍
晚；整体建筑包括中央的四柱方形内殿、三面环绕
的狭长屋室、柱廊以及柱廊与内殿之间的空地等，
呈现出典型的古伊朗宗教建筑特征， 多为后世伊
朗宗教建筑所遵循。四柱大厅后墙有一石台基座，
可能用来供奉阿娜希塔神［5，6］。

除此之外，阿契美尼时期也有类似火庙的遗
址， 学界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在公元前 4 世纪时
发展出庙中祀火的仪式［7］。 不过，至迟到帕提亚王

朝（Parthian，前 274—226 年）时期，伊朗才开始
出现真正的火庙， 如锡斯坦地区库赫·卡瓦伽
（Kuh-i Khwaja）火庙，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 2—前
1 世纪。 火庙由长方形主室与另一稍小的房间组
成，中间连着狭窄的通道。每个房间都有大约 1米
宽的回廊。该庙在萨珊时期改建，包括一间方形圆
拱顶的四柱火室和一间小的内室［8］。 内室的三面
仍保留了狭窄的走廊， 这种设计形式可能是为了
突出封闭空间的独立性和神圣性［6］618-619。该庙平面
呈倒 U 型，与阿契美尼时期钟形的苏萨（Susa）庙
非常相似。 一般认为苏萨庙为后世塞琉古和帕提
亚王朝的火庙提供了模板， 此时伊朗火庙明显是
仿照苏萨庙建造的；萨珊时期的火庙则与之不同，
其上为正方形穹顶，覆盖着下面的四面拱门［7］456，464。
库赫·卡瓦伽火庙在萨珊时期改建后呈此特点，即
为最佳例证。

到了帕提亚王朝晚期，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圣
像崇拜， 转而支持圣火。 伏洛吉斯一世（Vologe-
ses，51—80 年在位）统治时，将发行钱币背面的
希腊风格圣像改为圣火， 一些地方大族则将圣祠
中的神像换成火坛， 都说明圣火崇拜逐渐开始流
行。 至萨珊王朝时期（224—651 年），圣像进一步
遭到破坏，越来越多的火庙建立起来。尽管近年有
学者提出， 萨珊时期的琐罗亚斯德教并不存在真
正意义上的破坏圣像运动， 但是综观萨珊朝琐罗
亚斯德教考古与历史，鲜有祭祀圣像的神庙［9］。 人
们将圣像移出圣祠后，在圣祠里安置圣火，驱逐圣
像中的邪恶。

萨珊时期的火庙以今阿塞拜疆的塔赫特·苏
莱曼（Takt-e Solaymān）火庙遗址最为引人注目。
遗址曾出土一枚泥制印章，上刻“古什纳斯普圣火
庙大祭司” 字样 （mowbed ī xānag ī Adur ī Gush-
nasp）［10］。该庙位于山顶上，建在湖水旁边，便于祭
祀水火，是典型的琐罗亚斯德教宗教祭祀场所。该
庙建制繁复，整个山顶由围墙围住，从北方进入大
型庭院， 庭院三面有大堂； 从南面的大堂穿过门
廊，进入一间方形圆顶的砖建小屋，内有几座束腰
型祭坛，中间地上是下沉的方坑。穿过这间屋子是
另一道深廊，面湖而开。 沿着屋子的南边走，穿过
拱廊就来到一排南北走向的立柱支撑的大堂和前
厅。向北走到尽头，则是另一间稍小的方形拱顶石
屋，中间是一方三层级火坛基座，表明这儿原本有
一座圣火坛［7］464-465。一般认为这是一座典型的萨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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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庙。
综上所述，到萨珊王朝时期，琐罗亚斯德教重

新被尊为国教，臻于鼎盛，王室贵族开始大规模兴
建火庙，逐渐取代偶像崇拜者所使用的神庙。火庙
建制非常复杂，多是方形复合建筑，主殿或庭院前
通常会有前厅。 石柱支撑的回廊也是火庙的基本
建筑特征。火坛在整座火庙建筑中占据核心位置。
就火室而言，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为方形圆顶的
屋子（chahār tāq），另一类为狭窄走廊环绕的封
闭内室（ātashgāh）［11］。现在已经知道大约有 50座
前一种圣火堂， 这种小型纪念性建筑物边长不足
10 米，少数围有回廊，还有的增建了附属建筑物。
这一建筑形式也成为后世伊朗和印度琐罗亚斯德
教火庙的样板［12］。

二 祆火并存的中亚祆庙

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琐罗亚斯德教圣经《阿维
斯陀经（Avesta）》的内容和语言具有明显的东伊
朗特征，而与西伊朗无涉［13］。至迟在公元前一千年
前，《阿维斯陀经》 中已出现东伊朗的巴克特里亚
语方言 bāxδī-［14］。更有学者指出，琐罗亚斯德教创
始人查拉图斯特拉的母语不是阿维斯陀语， 而是
和粟特语接近的早期古代伊朗语的某种形式 ［15］。
《阿维斯陀经》曾记载了位于古代东伊朗和中亚地
区的粟特（Sughda，Sogdia）、木鹿（Moru，Magiana）、
巴克特里亚（Bakhdhi，Bactria）等地，表明东伊朗
地区流行琐罗亚斯德教要早于波斯本土［16］。《阿维
斯陀经·诸神颂（Ya觢t）》的《密特拉颂》即产生于中
亚巴米扬地区［17］，就是很好的证明。以上种种证据
表明，《阿维斯陀经》 和琐罗亚斯德教起源于中亚
南部和东伊朗地区。不过琐罗亚斯德教制度化，成
为有体系的宗教， 应是到了古波斯阿契美尼王朝
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说，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虽起
源于中亚祆教， 但中亚地区后来流行的祆教不排
除又受到前者影响的可能［18］［4］39-40［19］。 这一点我们
从中亚相关考古发现即可窥见一斑。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法国考古队在希腊 -
巴克特里亚的阿伊·哈奴姆城（Ai Khanum，今阿富
汗境内）发掘了两座神庙遗址，主庙呈正方形，建
于三级高台上， 神庙高大的泥砖墙外饰缩进式壁
龛，被称为“带内龛的神庙”（Temple with indent-
ed Niches）。 神庙的平屋顶有飞檐， 内室一分为

三， 由走廊连到前厅， 中间两侧各有收纳用的侧
室。尽管这种建筑结构可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是
希腊化时期当地建筑的典型风格 ［20］，但其仍然承
袭了古伊朗四柱式主殿并绕以回廊的建筑传统，
应是阿契美尼时期兴起的建筑模式。 庙中祭祀的
神可能是阿胡拉·玛兹达、密特拉或被阿契美尼人
引入的电神哈达特（Hadad）［21］。距离城北防御工事
百米左右还有另一座庙的遗址， 同样位于三层级
的墩台之上， 外墙亦有壁龛， 外形与前者颇为相
似。这座庙没有带顶的走廊，取而代之的是三间内
室通向庭院，由三条独立的阶梯连通，说明庙里很
可能供奉了三位不同的神， 即阿胡拉·玛兹达、密
特拉和阿娜希塔。这些庙宇的建筑形制表明，中亚
的希腊化统治者仍因循着阿契美尼波斯的宗教传
统， 建筑师们主要借鉴了阿契美尼波斯的建筑风
格， 希腊式建筑对庙宇的影响明显局限于装饰性
的元素［21］129-132。

20 世纪 70—80 年代， 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姆
河右岸古巴克特里亚的塔赫特·桑金 （Takht-i
Sangin）发掘出阿姆河庙遗址。 该庙建于公元前 4
世纪末至公元前 3世纪初，为塞琉古王朝和希腊 -
巴克特里亚王朝统治时期当地的宗教活动中心。
公元前 2 世纪中期，游牧民族入侵，庙宇被毁，后
不断修复，直到公元 4世纪还在使用。整座庙的中
央是四柱式大厅，西北角是一个残存的基座，可能
用来安放神像。四周绕以两列柱廊，大厅每面墙都
开有门道，通向回廊。 从平面图来看，若遮住大厅
后面的通道，会发现整个庙分成三间内殿。该遗址
出土了古希腊音乐家玛息阿（Marsyas）在祭坛上
演奏长笛的雕像，时代约为公元前 2 世纪前半叶。
祭坛刻着希腊铭文：“阿特罗索克 （Atrosokes）向
阿姆河献祭。”另有阿波罗的神像和其它希腊神像
残件 ［22］。 这些考古发现说明该庙曾供奉着希腊
神。 但是庙中放置祭坛的房间内布满灰烬，说明
祭火仪式在神庙祭仪中亦占据一席之地。 伯纳德
（P.Bernard）曾断言，房间内用火的证据（灰层）只
能追溯到贵霜（公元 1—2世纪）时期或更晚，尚不
能确定这些房间的原始功能［23］。然而发掘者宣称，
可以确定至少一间房屋内的祭坛和墙壁同属希腊
化时期，表明该祠祭火习俗历史久远［21］122-123。

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卷 10 记载了一座祆
神庙的情况：

俱德健国乌浒河中， 滩流中有火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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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相传祆神本自波斯国乘神通来此，常
见灵异，因立祆祠。 内无像，于大屋下置
大小炉，舍檐向西，人向东礼。 ［24］

一般认为，这座庙即为上引塔赫特·桑金的阿
姆河庙。该祠“内无像”，明显符合萨珊波斯琐罗亚
斯德教反圣像崇拜的传统。

片治肯特（Panjikent）地区发现的两座神庙
遗址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两座庙始建于公元 5 世
纪，Ⅰ号神庙（南庙）时间略早，包括一条朝东的柱
廊和一座四柱大厅，大厅的西墙上有两个神龛，一
条走廊通向内室。大厅和内室三面环绕走廊。Ⅱ号
神庙（北庙）的结构与Ⅰ号神庙类似，只是柱廊南
北墙的时间更晚一些。神庙经历过数次修建，但其
主体结构未发生大的改变， 祭祀仪式大体上得以
保留。 5世纪后半叶（第二建筑期），Ⅰ号庙南面又
增加了几座祭坛， 其中 19号屋内有一座祭坛，被
认为用来供奉永燃圣火。 平台南面角落附近残存
了一座神龛，有绘画装饰的痕迹。平台正面亦有绘
画残迹。 整个画面大概分为三层，中间（距离地面
约 1米）为红色背景，绘有一人，口上覆布带，手持
一束枝条，立于火坛基座前，基座底部呈塔状。 距
离角落 0.4米靠着画墙有一座两段顶部相连的锥
状土柱坛，与萨珊时期的库赫·卡瓦伽庙出土的石
坛相似。 而且， 放置神龛的小屋位于大树和水渠
边，与伊朗火庙选址的传统亦相符。其中图像人物
口上覆带、立于火坛旁，是典型的祆教祭司侍奉圣
火的场景。到 5世纪下半叶至 6世纪早期（在第二
和第三期建筑期），I 号庙遗址包含了一座专门的
火屋，清楚地表明这里礼拜圣火。

到了 5世纪下半叶至 6世纪早期 （即该遗址
第三期），该庙的祭拜仪式变得更加复杂。 这时信
徒们新建了一间屋子———18 号房，位于主殿回廊
外墙与庭院北边内墙之间， 包括一间内室及面东
而开的柱廊。在信徒去往南面火室的路上，至少有
两间圣屋可供礼拜：一间屋有树，另一间屋则设壁
龛（21 号房），可能与对水的祭拜有关。 在琐罗亚
斯德教的礼拜仪式中，以拜火为中心，往往还同时
进行着对其它善瑞的祭拜。整座庙的建制，完全符
合这一宗教特征。 5世纪末至 6世纪初（遗址第四
期），由于嚈达人（Hephthalite）入侵等战争动乱，
片治肯特城墙被摧毁，大量居民逃离了城市，庙宇
也随之遭到重创。在 I号庙中，南面的主殿损毁严
重， 人们在之前的火屋遗址上建了塔。 这或许表

明，人们不再维持永燃圣火，就像后世低一级的拜
火仪式那样，当需要时，可临时从祭司家里取来圣
火［25］。也正是从此时开始，整个庙群的大型建筑活
动减少，大量的艺术品涌现，包括神像、神话的场
景、供养人像、信众游行的画面等。 众多神像的出
现表明它们或许已由火庙转为神庙了［26］。

总的来说， 粟特地区的祆教兼有圣火崇拜与
偶像崇拜， 既继承了祆教传到波斯之前的本土宗
教习俗， 也受到波斯本土成体系的琐罗亚斯德教
影响，尤其是火崇拜。这种带有鲜明中亚本土特色
的祆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

三 敦煌祆庙溯源

有关敦煌地区的祆庙（寺、舍、祠），主要见诸
敦煌文献的记载。 S.1366《使衙油面破历》记“四
升，十七日准旧城东祆赛神用”［27］，S.214 背《少事
商量社司转帖抄》记：“帖至，限今月廿日卯时于祆
门前取齐。捉二人后到者，罚酒一角；全不来者，罚
酒半瓮。 ”①国家图书馆藏编号为生 25（BD03925）
背 10 的《诸杂》中录有“祆庙”字样 ［28］，P.2748《沙
州敦煌二十咏》第十二首《安城祆咏》记：“板筑安
城日，神祠与此兴。 一州祈景祚，万类仰休征。 ”［29］

S.2241《公主君者者状上北宅夫人》记载了 10 世
纪中叶（958 年）西域“祆寺燃灯”的习俗：“孟冬渐
寒，伏惟北宅夫人司空小娘子尊体起居万福。即日
君者者人马平善。与达□□不用优（忧）心，即当妙
矣，切嘱。夫人与君者者 （沿）路作福，祆寺燃灯。
他劫不坚。 ”［30］P.2569v 《儿郎伟》：“部领安城大
祆。 ”［31］有关祆祠形制，记载最为详细的是 P.2005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 3的“四所杂神条”：

祆神。右在州东一里。立舍，画神主。
总有廿龛。 其院周回一百步。 ［32］

池田温先生认为此段材料记录的是 7 世纪末
的情况，讲述了祆神神殿的位置和规模，认为此祆
舍的建筑形制可能承袭了波斯万神殿的四方形结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敦煌

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等编《英藏敦煌文献》第 1
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86 页。 录文据郝春文主编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 1 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年，第 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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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①。 姜伯勤先生则根据中亚粟特地区考古发现
的方形祠庙遗址， 讨论了敦煌祆舍与粟特祠庙间
的联系［33，34］。 有关敦煌祆寺形制及其渊源的考察，
迄今以姚崇新教授的论著最为详实。 他考察了一
批中亚地区从波斯帝国以前直至阿拉伯征服之前
不同性质的庙宇，总结出这批建筑主体部分“多为
方形、带走廊、顶部由四根柱子支撑或有四柱式凉
台”的特点，认为敦煌祆舍形制与布局更可能源于
中亚、粟特地区。 而在中亚地区，类似结构的神殿
的设计理念和遗存的出现却早于琐罗亚斯德教。
实际上否定了将敦煌祆庙溯源于阿契美尼朝波斯
琐罗亚斯德教庙宇的论点［35］。

一般认为， 中古祆教乃由粟特人经由丝绸之
路传播而来， 从这个角度讲， 言敦煌祆舍源于中
亚、粟特地区，自不成问题。 而中亚粟特地区的祆
教，虽然包含了早期中亚本土传播的传统，但是波
斯琐罗亚斯德教体系化、制度化之后，中亚祆教又
主动保持与波斯本教的组织联系， 这一点中外史
籍均有记载。 如《旧唐书·波斯传》记载：

波斯国……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
神， 西域诸胡事火祆者， 皆诣波斯受法
焉。 其事神，以麝香和苏涂须点额，及于
耳鼻，用以为敬，拜必交股。 ［36］

《新唐书·波斯传》记载略同［37］。根据中古波斯
文献记载，大约 830 年，粟特的中心地区，即康国
撒马尔干的琐罗亚斯德教徒， 曾向波斯的宗教领
袖法罗赫扎丹 （Adurfarnbag Farrokhzadan）询
问，当旧达克玛（dakhma，石制表面的塔，用来曝
尸）已损坏，新达克玛建好后，应该如何举行仪式。
法罗赫扎丹在回信中说：“新达克玛完工后， 如果
有人死去，就在达克玛的角落里摆放一些石块，举
行正确的仪式，然后把尸体放在上面。 ”［38］说明即
便在伊斯兰化之后， 粟特祆教徒也保持着向波斯
本教求经取法的传统。

此外，敦煌祆庙的建筑风格，也可溯源阿契美
尼时期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 根据上引敦煌文书
的记载， 我们可对敦煌祆祠的形制略作分析及推
测。 “其院周回一百步”，依唐制周长约合 150 米，
根据波斯本土火庙为正方形的规制， 可推测祆神
祠应为边长 30—40米的方形祠［39］，殆无疑问。 火
庙中间是方形的四柱式大殿，四周绕以回廊，这是
典型的古伊朗庙的建筑特征。 祆祠乃为满足入华
粟特移民的祆教信仰而建， 入华祆教徒建造祆祠

取法中亚或波斯祠庙建制则不言而喻。
学者们曾举出公元前 1400 年的札库坦

（Jarkutan）庙为例，认为这才是中亚祆庙建筑形
制的渊源。 该庙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铁尔米兹
（Termez）北部 60千米处，分为东部宗教区与西部
行政区（或居住区），中心区域是约 400 平方米的
大平台， 发掘者宣称平台上四柱之间的火坛是主
要的礼拜对象， 可见当时祭祀仪式乃围绕火坛露
天举行。从该庙晚期遗存来看，火崇拜在祭祀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40］。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札库坦遗
址与后来发掘的中亚诸庙存在上千年的时间差，
而且这座庙乃露天祭祀， 与后来的火庙有本质区
别。退一步讲，即便粟特祆庙继承了扎库坦或者中
亚本土更古老的文化传统， 却也无法完全排除琐
罗亚斯德教体系化之后， 中亚与波斯两地在宗教
组织上的联系。

《沙州图经》记录敦煌祆庙“总有廿龛”，同样
可在中亚祠庙中找到模板。据考古发现，中亚庙宇
重视开凿壁龛，且龛数较多。 前文提及阿伊·哈奴
姆地区的“带内龛的神庙”，即为典型代表。片治肯
特Ⅰ、Ⅱ号庙中也有壁龛，龛中或置塑像，或绘壁
画［41］。此外，考古工作者在花剌子模普拉克 -卡拉
古城遗址中央高地东北部也发现了一座大型神
殿，殿墙装饰壁画、浮雕和壁龛。 壁龛将墙体分成
若干组，每组都是独立的雕塑群；据统计在被称为
“皇厅” 的大殿中共有 23 或 24 个壁龛、3 座带有
相似浅浮雕和壁画构图的壁龛［42］。由此看来，敦煌
祆舍继承了中亚粟特地区神庙设壁龛的传统，“总
有廿龛”表明壁龛数量也很多，堪比花剌子模神庙
中壁龛的规模。敦煌祆祠“画神主”，说明祆神是绘
制的，这一点，亦可从 P.4518（24）的白画得到证
实②。 与敦煌邻近的伊吾地区，其祆庙祭祀情况或
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敦煌祆庙的形制。 事见敦煌文
书 S.367，该文书写于光启元年（885），述及贞观

① 池田温 《８ 世纪中叶における敦煌のソグド人聚落》，

《ユ—ラシア文化研究》1965 年第 1 号， 第 90 页补注 1； 中译本
《八世纪中叶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见《唐研究论文选集》，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 页、67 页补注 1。

② Jao Tsong-yi （饶宗颐 ），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 （Dunhuang Baihua 敦煌白画），Paris：魪cole Fran觭aise
d’Extrême-Orient，1978；《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 第 8 卷
《敦煌学》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 年，第 653、6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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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640）高昌未破以前，敦煌北面伊州伊吾县
祆庙的宗教仪式活动：

伊吾县……火祆庙中有素书， 形像
无数。 ［43］

尽管关于伊吾祆庙素书究竟是画像还是偶
像，尚有争论，但这段记载表明入华祆教行圣像崇
拜，则毫无疑问了。这一点也与上文所论粟特祆教
既有圣火崇拜也行神像崇拜的传统相一致。 尽管
萨珊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已废除圣像崇拜， 而以
圣火为唯一礼拜对象， 但是建造专门的庙宇来祭
拜各类神祇， 是至迟自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以来形
成的传统，正是他引入崇拜诸神圣像，并将神像安
置在有顶的庙宇里 ［6］616。 粟特祆教显然也保留了
阿契美尼波斯建庙拜神的传统，从这一点来看，将
敦煌祆庙部分溯源于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谅不
为过。

虽然敦煌文书中并未明确记载入华祆庙是否
进行圣火崇拜， 可是我们根据传世文献记录和考
古发现进行推测， 敦煌祆庙中应该保留了祭拜圣
火的传统。 如《通典》卷 40《职官典》记载：

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 常有群胡奉
事，取火咒诅。 ［44］

这段记载可以和宋敏求《长安志》卷 10“布政
坊”条所记相印证：

西南隅，胡祆祠。武德四年（621）立。
西域胡祆神也。祠内有萨宝府官，主祠祆
神，亦以胡祝充其职。 ［45，46］

这里记载的是长安城内刚刚建立祆祠时，经
常有祆教徒取火咒诅。 1999 年太原出土的虞弘
墓、2000 年西安出土的安伽墓、2003 年西安出土
的史君墓，及散落海外的其它有关石葬具残件，皆
可见典型的祆教圣火坛形象 ［47］，说明入华祆教徒
非常熟悉本教礼拜圣火的传统。由此看来，敦煌祆
庙里亦祭祀圣火，就不足为奇了。随着粟特人入华
日久，华化渐深，到五代宋初之时，行人可以在“祆
寺燃灯”，或许就与这里曾经举行过神奇的拜火仪
式，给人留下灵验的印象有关［48］。

英国学者早年在翻译汉文史料中的祆庙时，
将其译作 “Baga Temple”， 而没有译作“Zoroas-
trian Temple”或 “Temple of Zoroastrianism”，
注意到祆寺与正统琐罗亚斯德教庙的区别［49］。 姚
崇新先生则同意前人将 Baga 比定为祆教最高神
阿胡拉·马兹达，指出：“高昌、伊吾等地的祆寺中

的主尊神有的可能是阿胡拉·马兹达，有的则可能
是其他祆神，依此类推，敦煌祆寺的主尊神也未必
一定是阿胡拉·马兹达。 那么， 将祆寺译为‘Baga
Temple’就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了，至少丝路东
段的情况如此。 ”［35］23-26两位学者区别祆寺和正统
琐罗亚斯德教的视角，均有学理上的意义。 不过，
将 Baga比定为祆教最高神阿胡拉·马兹达， 则有
未妥之处，笔者已另文讨论［50］，兹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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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出版

刘忠、杨铭译《敦煌西域古藏文社会历史文献》（增订本），2020年 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此书英文
书名为 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 原作者是英国著名的
东方学家、古藏文专家 F.W.托马斯，汉译本曾由民族出版社 2003年出版，近期再出版增订本，造福学界。

本书刊布和译著古藏文纸本 120余件、简牍近 400枚，几乎囊括了斯坦因收藏品中古藏文文书的精
华部分，分五个专题，即阿柴（吐谷浑）、沙州、罗布地区、于阗地区和突厥，进而以文书为基础探讨了政府
与社会情况、吐蕃军队———关于中国西域的藏文文书的问题。附录内容包括：藏文文书拉丁字母转写、托
马斯生平及学术贡献、托马斯引用文献目录、索引和图版，为有关学者进一步释读藏文原文和作深入研
究提供了诸多方便。

（闫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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